

天 vi 铋砧， 

—3己数学家王梓坤 



张英伯 



江西省吉安地区古称庐陵，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庐陵县隶属三十六郡 
之一的九江。庐陵位于赣江的中游，罗霄山 
脉的中段。从秦至清初的近两千年，赣江水 
道和大庾岭商路都是连接祖国南北交通的要 
道，扼湖南、江西两省的咽喉，因而商贾云 
集，农耕兴盛，手工业发达。 

庐陵文化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从这里走出 
了历朝历代的16名状元，3000余名 进士； 
走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南宋民族英 
雄文天祥，明代《永乐大典》总纂修解缙， 
四朝首辅大臣杨士奇。庐陵自古重视教育， 
民间多设塾馆、义学与 书院； 百姓家藏诗书， 
人多儒雅，序庠相望，弦诵相闻，山间茅屋 
也闻琅琅书声。自宋至清，庐陵大兴理学， 



白鹭洲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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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名流学者来书院讲学，布衣野老亦 
参与其中。南宋到明清的700年间，庐陵 
城的白鹭洲书院成为江西四大书院之冠。 

然而自清以降，庐陵文化日渐衰败， 
光辉不再。庐陵在元朝时改称吉安，其文 
化在明代依然可圈可点。到了清朝，一方 
面中后期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 
放沿海通商口岸，赣水和大庾岭商路失去 
了南北交通枢纽的 地位； 另二方面， 这, 
地区杀戮 不断： 清初八旗军队攻陷南京直 
扑江西时，吉安举起了反清的义旗，遭到 
残酷 镇压； 一百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起义， 


吉安地方武装响应，协同太平军两次攻克 
吉安城，与清军淮军展开了八年的拉 锯战； 
上世纪二十年代，吉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 
的发祥地之一，经历了国共双方的前三次 
围剿与反围剿，红军的九度攻打吉安，以 
及富田事变对所谓 AB 团的大规模清洗。吉 
安有46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有 
名有姓的烈士达10,049人之多。到民国时 
代，吉安已经变成了高山阻隔、交通闭塞 
的穷乡僻壤。 

这里就是数学家王梓坤的故乡和长大 
成人的地方。 


童年趣事 


连年战乱，使赣中百姓死伤无数，田土 
荒芜。与此同时，连接北京与汉口的平汉铁 
路于清末通车，连接广州与汉口的粤汉铁路 
在民国建成，铁路线上的长沙逐渐成为贯穿 
大江南北的交通重镇之一^于是吉安的殷实 
人家多有子弟赴湖南开店经商，不少贫寒人 
家的子弟则做店员谋生。在那个年月，店员 



王肇基的陶瓷画像 （ 罗丹摄） 


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避开了繁重的 
田间劳作之苦，还可以得到较高的收入。但 
是做店员也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需要读 
过一点书，能记账会打算盘。 

吉安县枫墅村的王肇基，读过几年私 
塾，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因而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同村老乡在湖南零陵 
(现永州市）开设的“恒和商号”聘为会计。 
王肇基为人沉静，话语不多，做事勤勉踏实， 
待人诚恳谦和，深得老板器重。王肇基很喜 
欢读书，爱听京剧，还会下棋、钓鱼。得益 
于庐陵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克己忍让，宁肯 
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从不占别人的便宜， 
从不与人争执，也从不讲别人的坏话。他的 
妻子郭香娥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为人 
诚实，吃苦耐劳，但个性强，脾气躁，每当 
她在家里使性子时，王肇基总是不做声。到 
1929年，他们夫妇的大儿子森材（学名梓青） 
已经16岁了。在森材之后还曾有过几个孩 
子，均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夭折了。 

1929年4月30日，他们的另一个儿子 
在零陵诞生，王肇基为他取名森福，学名梓 
坤。在湖南江西一带，这个孩子小名叫做“福 
伢子”或者“福毛”。 

家乡枫墅村的另一位老乡在湖南衡阳开 
了一个“德成和绸缎庄”，资产和门面都比“恒 
和商号”要大得多。在福毛两岁左右，王肇 
基受雇于德成和，待遇提高了不少，生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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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 画作： 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 

有所改善。那时他们全家租住在衡阳盐仓巷 
的一个大院子里。福毛在那里有自己的朋友 
圈，经常跟德成和老板的儿子王培生及他的 
妹妹一起玩耍。有一次他们学大人玩结婚， 
要福毛扮新郎，妹妹扮新娘。第一次福毛不 
肯，第二次福毛同意了，那妹妹又不肯了， 
结果没有玩成。福毛是个普通的孩子，但时 
不时会表现出一些小小的智慧。在他三岁时 
的一天，母亲买了鸭梨回家，喊福毛过来分 
梨吃。第一次给他一个梨，他拿到左手里， 
第二次给他一个拿到右手里，在给到第三个 
时，大人们围在旁边看福毛怎么办。结果他 
把左手中的梨夹到右肋下，接过了第三只梨。 

福毛的父亲与一位李姓妇女要好，母 
亲也与她相处和睦，福毛称她为“李妈妈”。 
李妈的丈夫是个和蔼可亲的大胡子，两人只 
有一个叫做“桂伢子”的女儿。美丽温柔的 
李妈非常喜欢福毛，每次见到都把他揽进怀 
里，给他拿饼干、糖果、薯片来吃，还留他 
在家里吃饭、睡觉。李妈炒的菜很香，福毛 
总要多吃些干饭。李妈每天早晨吃一碗开水 
冲的鲜鸡蛋，福毛来了就匀出一些给他。福 


毛经常在李妈家里_住几天，不愿离开。李 
妈家在离盐仓不远的谢家巷，巷口有一家电 
影院，福毛在她家留宿时常常溜到电影院门 
口去玩。在那个年代，电影还是一件稀罕的 
事物。福毛五、六岁，看到人们热热闹闹地 
涌进去看电影，也很想跟进去看看。可是小 
孩子没钱买票，怎么办呢？突然，他发现一 
个小孩牵着大人的衣角走到门边，守门人并 
没有问孩子要票就让他们进去了。这时一位 
中年妇女正要进门，福毛灵机一动，牵着她 
的衣角混进了电影院。父亲到戏园子里看京 
戏时常常带上福毛，福毛也爱上了京戏。 

福毛六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附近的“豫 
立小学”读书。他在那里成绩平平。班上的 
老师总是奖励作业做得好的孩子一张红纸， 
福毛只得到过一次。李妈有个邻居的小孩也 
刚读书，一次大人在纸上写了一个“曰”字 
考考两个孩子，福毛说念“日”，邻家的孩 
子却读对了。让福毛高兴的是，有时上学带 
五分钱，可以在街上买一碗鱼粉，味道好极 
了。福毛度过了幸福的幼年时光，那时他的 
家境尚可，丰衣足食，父慈母爱，自由自在。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前夕，中 
华民族陷入了外族侵略、国破家亡的巨大危 
机之中。灾难降临了，物价开始上涨，生 
意很不景气，店员们的工资随之下跌，有些 
人被辞退了。福毛的哥哥已经成家，他在湖 
南读过几年书，原本也在衡阳做事，失业后 
只身回乡种田。不久母亲怀抱周岁的弟弟， 
和嫂嫂一起尾随而去。福毛留在父亲身边， 
暂由李妈照管。这个唯一的弟弟五岁时在乡 
间池塘边玩耍，不幸落水身亡了。 

父亲是非常喜爱福毛的，他觉得这个儿 
子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自己，天分不错，将来 
会有出息。作为一名店员，他没有将福毛培 
养成大才的非分之想，只是希望福毛多读点 
书，有能力找个好一点的差事干干。但是孩 
子离开母亲终非长久之计，过了一段时间， 
母亲到衡阳来接他。李妈实在舍不得福毛离 
开，大哭一场。 

母子二人乘汽车辗转回到枫墅村的老家。 
枫墅村是一个清雅秀丽的江南村落，有一百 
多户人家，六百多人口。村后生长着^片繁 
茂的山林，村边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小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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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家的老屋 


里的房屋造型统 ■: 淡灰色青砖垒墙、深黑 
色青瓦 铺顶； 屋顶中央镶嵌着采光用的玻璃 
天窗，两侧均为马头屋檐，墙壁上设有32 
开书本大小的孔洞 通气； 房屋建筑面积大约 
150平方米，中间是一个两层高的厅堂，两 
边的下层有四间卧室，后面^间厨房，上 
层的阁楼堆放草料。村中的房屋排列整齐， 
每排之间用青石板铺路，同排相邻的房屋仅 
有一米间隔。富裕些的人家墙壁是一水的青 
砖，贫穷些的只在墙体外侧砌一层青砖，福 
毛家属于后者。 

福毛和弟弟跟着母亲与兄嫂一家住在家 
乡的老屋。屋里老鼠很多，夜晚蚊虫轰鸣， 
不得不点一把稻草来熏，蚊子散了才得以入 
睡。家家户户的房子一模一样，福毛几次出 
门玩耍后找不到自己的家。好在乡亲们淳朴 
善良，每次都热情地把他送回去了。 

枫墅村家家姓王，分成上下、前后四房， 
四房的总祠堂叫做敬爱堂。上下房共用宾公 
祠；前房有政公祠、葆元堂；福毛家所在的 
后房香火旺盛，读书人最多，建立了三多堂、 
立本堂、世美堂。清代的政府机构到县，民 
国时期到乡，乡村社会的细胞是宗族。由族 


长管理祭奠祖先、婚丧嫁娶、调解纠纷等等 
族中诸项事务。祠堂有土地供族人租种，并 
有些资产用以救灾、帮学。世美堂在清朝曾 
经资助族中两兄弟考中了举人，立有碑文。 

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土地十分贫 
瘠。大多数人家或耕种自己的少许薄田，或 
租种富户和宗族的土地。每年初春，赣江水 
尚未转暖，他们已经在料峭的春寒中赶着水 
牛下田犁地了，赤脚在泥水中蹒跚，身子在 
冷雨中 浸泡； 夏天顶着烈日，低头用双手插 
秧，背脊晒得像要 冒火； 秋天割完稻子，围 
着木桶打禾，禾芒从衣缝中落到身上，刺如 
针扎。艰辛的劳作，困苦的生活，使得世代 
受到庐陵文化熏陶的枫墅村人大都有和王肇 
基相同的心愿 ：让孩 子读一点书，将来走出 
大山谋生。各族的乡亲们商量着办一所村学， 
请了本村品学兼优的老知识分子王少诚先生 
当教员，村里的各家各户就是再穷再苦都要 
把孩子送去读书。 

学校办在村东头的政公祠里，开学那天 
春光融融，风和日丽，7岁的福毛由兄长带 
领到祠堂报名。从那天开始，福毛以他的学 
名王梓坤正式面对这个世界了。乡下人把“老 
师”叫做“师老”，少诚师老喜欢这个宽额头、 
高鼻梁、大耳朵、眉清目秀，略显单薄的孩子， 
夸他的名字起得好。王梓坤 问:“ 怎么好啊？” 
师 老说： “梓，家 乡也； 坤，大地也。” 

师老一个人管着三十多名学生，他的工 
资是每个学生每年交一担谷（约合100斤）， 
乡里各家杀猪，做红白喜事时都请他吃饭。 
师老戴副眼镜，中等偏胖身材，不苟言笑， 
在村民们当中颇受敬重。他教书很负责任， 
每 天端# 壶茶，一个水烟筒到祠堂上课，如 
果有学生淘气或者背不出书，则打手板或打 
屁股。村学的孩子们对师老畏之如虎，远远 
听到他一声咳嗽，这群赤脚小鬼便转瞬间逃 
得无影无踪。 

村学不久后移至三多堂，堂中的地面内 
高外低，低处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池。孩子们 
课间嬉戏打闹时常常从高处跌进池里，引起 
阵阵开心地大笑。 

村学头一年的形式是私塾，读的第一本 
书是《论语》。师老手执书本和一只红笔将 
王梓坤喊到跟前，他念一句，王梓坤重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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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堂 


句，然后他在句末画一个小红圆圈，表示教 
过了。每日教大半页，而且与日俱增。第二 
天再轮到王梓坤时，先把书交给师老，转过 
身去，背诵昨日的课文。背得好，再往下教， 
背得不好就打手心。王梓坤背书很快很熟， 
从来没有被打过手心。一年下来，他已经背 
完了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曾 
子谈古代教育的《大学》以及谈儒家道德标 
准的《中庸》。这三部书连同谈仁政治国的《孟 
子》被宋代的程朱理学统称为《四书》。此外， 
师老还让王梓坤背过《古文观止》中的一些 


文章，如出自《春秋左氏传》的故事《郑伯 
克段于鄢》，就是师老点的。尽管七、八岁 
的孩子对文章的内容不甚了了，但是文章中 
的一些句子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 
曰三省吾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还是懂的。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待人接物“调和折中，不偏不倚，不走极端” 
等等做人的道理，更是一点一滴地在他幼小 
的心灵中扎下根来。 

师老受到过正规的新式师范教育，喜欢 
到县城走走，会会朋友，见识广，思想新。 



私塾图，描绘了清末民初村学的情形（马海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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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学开办的第二年，他就为孩子们买来了 
新编的小学教材，开设了国文、算术、常识 
三门主课，还开了音乐、美术、体育三门副 
课，村学变成了 “现代化”的小学。祠堂里 
没有隔间，师老把学生分成三个年级，一起 
上课。他先教一年级20分钟，再教二年级， 
然后三年级。师老是多面手，主副科六门功 
课都是他一个人教。 

从文言文改白话文后，课程容易多了， 
比如“北风呼呼，雪花飞舞，笃、笃、笃， 
打更的更夫真辛苦”，“蚂蚁姑娘迷了路”， 
都是些一看就懂的句子。到了初小二、三年 
级，八、九岁的王梓坤智力突然爆发出来， 
成绩突飞猛进。在一次算术课上，师老把王 
梓坤叫到身边，出了 t 道 题目： “蚂蚁爬树， 
白天爬上两尺，夜晚掉下一尺。树高两丈， 
问什么时候能够爬到树梢？”王梓坤脱口而 
出： “第十九天。”师老眯缝着眼睛，抚摸着 


他的头，亲切地笑了，笑得那么纯真和满足。 
常识课讲“驻英大使邵力子”，“驻美大使顾 
维钧”，“英国的史蒂文生发明火车”，“离我 
们很远的美洲有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等， 
学生们一律当作大学问来听。美术课上用小 
刀将白纸刻成条条而不断，再用红纸条穿成 
各种图案。而体育课则玩“丢手絹”、“老鹰 
捉小鸡”之类的游戏。抗战期间日本军队占 
领了南昌，但尚未深入吉安。为了躲避日本 
飞机的轰炸，师老领着学生到_公里外的小 
村“沙里”去上课，其实那里靠河很近，更 
加危险。师老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一次别人 
家的牛啃了他家地里的菜，他把牛筋挑断了。 

孩子们年龄尚小，淘气是难免的。他们 
在地里捡了豆子，用瓦片烤 着吃； 拣树籽做 
陀螺玩，还收集了一点药和香炉灰，开一家 
小 医院； 有一次竟偷来一只鸡烤着吃了，至 
于爬树偷柿子、偷橘子更是常事儿。 


少年立志 


王梓坤太喜欢读书了，他的第一本书《论 
语》是哥哥给他买的，蜡光纸，大字，直到现在， 
王梓坤看到这种书，都会引发“思古之幽情”。 

有一天母亲打发八岁的福毛去清扫谷 
仓，希望扫出一点稻谷，度过饥荒。让福毛 
喜出望外的是，他在阴暗的谷仓角落里发现 
了一本书，封面没有了，扉页也已脱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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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论语 


仍可看到书名《薛仁贵东征》。开头有一 首诗： 
“日出遥遥一点红（喻他出身山东），飘飘四 
海影无踪（形容雪,谐薛音）， S 岁孩童千 
两价 （ 暗指人贵，谐仁贵），保主跨海去征东。” 
王梓坤如获至宝，看得如醉如痴。尽管有些 
字还不认识，但是故事可以看懂，他一连看 
了几遍。自此以后，王梓坤对小说产生了极 
大的兴趣，到处搜书来看，先后读了《罗通 
扫北》、《真国演义》、《聊斋志异》、《忠义岳 
飞传》、《杨家将》、《说唐》、《西游记》、《水 
浒传》、《清平山堂话本》等等中国古典小说， 
八、九岁上就成了 “书痴”。他还把《薛仁 
贵征东》借给自己要好的同学王寄萍。王寄 
萍比王梓坤大几岁，两家相邻而住，在同^ 
年级读书，他也一口气看完了。他俩有时一 
起向村子里的兄弟叔伯们借书，互相传阅， 
越看越上瘾。王梓坤开始给小伙伴们讲故事 
了： 《草船借箭》、《荆轲刺秦王》、《薛丁山 
征西》等等，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 
路过这样的“故事会”，常常驻足片刻，向 
他投来惊奇和赞许的目光。童年的王梓坤 
俨然成为乡间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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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衡阳做店员的父亲在王梓坤读初 
小期间两次回乡探亲。抗战时期工资微薄， 
养家糊口尚属不易，探亲是件大事情。父亲 
第一次回家是在福毛八岁多那年的腊月24 
日下午，正逢小年，在家里住了十几天。父 
亲带回来一叠一角一张的新钞票，每天要福 
毛去村里唯一的小商店买一角钱肉，大约四 
两。他爱抽烟，总要带些圆筒装的哈德门香 
烟。父亲慈祥可亲，不仅从来没有打过福毛， 
连责骂都没有过。福毛觉得他在家里的日子 
就像过节，幸福极了。父亲专门为他编了一 
本字典，是按照读音排列的，比如“一、衣、依、 
医、伊、夷、椅、益、意”排在一起，“王、汪、 
往、枉、罔、旺、望、忘”排在一起，看到 
第一个字就可以知道后面各字的读音。这种 
排法在当时也算得上一项创举，我国第一部 
按读音排列的字典，《新华字典》，在十几年 
后的1953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父亲的字典后面还附有谜语、对联。谜 语如： 


两人两土两张口，普天之下处处有， 
如是有人猜得出，半斤精肉一壶酒。 

(打一字 ：墙） 


对 联如：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王肇基这本为儿子编攒的手写小书取名 
为《开卷有益》，可谓用心良苦。父亲见福 
毛认识了一些字，开始看小说了，便在离家 
返城不久寄回来《西游记》、《民国通俗演义》 
等书，还买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让福毛练 
习写字。 

父亲第二次回家时，福毛十岁了。这次 
父亲主要是教福毛打算盘，作为珠算能手， 
他可以双手同时开打。父亲教了乘除法，斤 
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换算，甚至飞归 
(珠算中被除数是两位数的一种除法口诀）， 
福毛学得很快。可惜父亲走后没有机会去用 
算盘，不久也就忘了。父亲喜欢挖了蚯蚓去 
河边钓鱼，福毛跟着一起去，也学会了。 

农家的孩子放学之后，就要跟着大人下 
田。或浇菜、摘菜，或扯草、割禾，或放牛、 
砍柴，农活多得很，做也做不完。无论做什 
么活，王梓坤总是带着书去。他不跟孩子们 
玩耍，做完事就看书或游泳。有一次上山放 
牛，他看书入了迷，忘记管牛，牛偷吃了人 
家田里的秧苗。王梓坤闯了祸，不敢告诉母 
亲，只好求嫂嫂去向人家赔礼道歉。还有^ 
次，王梓坤弄来一本《杨家将演义》，白天 
没有看完，晚上家里又没有多余的灯油用来 
看书。于是他在第二天一早天才麻麻亮时起 
床，来到村头的大樟树下，借着微熹的晨光 
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村头大樟树，树下是王梓坤的堂侄王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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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读书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懂得 
少。他读书很认真，遇到书上不认识的字就 
抄下来，集中在一起去问师老。师老真是厉 
害，不但所有的字都认识，还能讲出每个字 
的含义。有一次去问字时师老不在，王梓坤 
扫兴而归。两天后师老回来了，告诉他凡是 
不认识的字都可以查字典找到，并教给他查 
阅《康熙字典》的方法。但是王梓坤家买不 
起大部头的字典，于是他就鼓动王寄萍去买。 
可王家也嫌这部字典太贵，要付半担谷的价 
格。王梓坤四处打听，得知一位远房叔叔家 
里存有_部，就想借来看看。人家对这部字 
典非常珍爱，说是去家里查阅欢迎，借走则 
不行。于是王梓坤就到他家里用毛笔抄书， 
还有一些更小的孩子跟着替他研墨。 

按照枫墅村的习俗，孩子读过 S 、 四年 
书就可以了，王梓坤的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初小四年读完以后，继读上高小就要到固江 
镇上的“吉安县立第三中心小学”去。那里 
离家8里远，需要在学校住宿，加之每个学 
期的学费，家里负担不起$ ■心求学的王梓 
坤再三请求，母亲总是不肯。于是王少诚老 
师几次来到他家，反复劝说他的母亲。师老 
说像王梓坤这样既聪明又勤奋的学生，不继 
续读书太可惜了，还说他多读一些书，将来 
可能谋到一份公事，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会好 
转。母亲终于松口答应他到固江镇去考高小 
了。考试对于王梓坤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 
他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寄宿学校，学习更加努 
力，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_*上算术课时， 
老师把坐在同一排的学生编成一组，在黑板 
上写一、两道题，每组推举一人上去演算竞 
赛，只要王梓坤上，该组必胜。 

王梓坤在第 S 中心小学住读了半年多， 
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大祸临头了。那 
是1940年，他十一岁。一天突然有人到学 
校里告诉他，“你爸生病回来了，在镇上的 
‘918’ 商店”。王梓坤赶忙跑过去看，父亲 
坐在一张凳子上，消痩异常。王梓坤替他打 
扇，他闭着眼睛，坐着坐着，突然身子一歪， 
摔倒在地，王梓坤扶也扶不住。这时兄嫂闻 
讯从枫墅村赶了过来，几个人一起把他抬回 
家去。父亲的症状是完全不能进食。请了中 
医来看，每次用轿子抬来抬走，也说不清是 


什么病，自然是不管用的@-天父亲躺在床 
上吃力地对王梓坤 说：“ 要埋头苦干，埋头 
苦干。”他说过不多日子就去世了，终年不 
到五十岁。“埋头苦干”这四个字被王梓坤 
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用了一生的奋斗去实践 
父亲的遗言。 

父亲去世，家中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 
王梓坤的兄嫂前后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女孩 
活了下来，两个男孩却夭折了。他们母子和 
兄嫂一家靠租种祠堂的几亩薄田度日，生活 
陷入了赤贫。 

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王梓坤的宿费和伙食 
费了。但是小小的他求学的意志却十分坚定， 
说住不起学校，就走通学。走通学谈何容易， 
11岁的孩子每天往返十六、七里的丘陵，要 
走两个多钟头，村里没有人这样干过。每天 
清晨天还不亮，嫂嫂就起床煮饭，煮好后喊 
王梓坤起来吃早餐，并用一个竹筒装了饭菜 
给他做中餐。天麻麻亮王梓坤就上路了，嫂 
嫂送他一程。他摸索出一套，边走在田间小 
路上边读书的办法。他每天到校最早， 
学校没开门就在校门外的樟树下读书。最难 
的是有几次下大雨，水深齐腰，衣服全湿透 
了，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王梓坤咬着牙关一口 
气走到学校。同学们关心他，借衣服给他换上， 
老师还为他把湿衣服烤干了。有时放学晚了， 
天已擦黑。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小山，山 
上有一丛丛的小松树，王梓坤走到小山上天 
就全黑了，小松树在风中一摇一摆，就像一 
只只豺狼，传说中这一带虎狼多。小山下是 
一片坟地，荒凉凄惨，搞得王梓坤心惊胆战。 
母亲不放心，就到山坡上等他，倚树而望。 

王梓坤走通学的事在枫墅村传开了，升 
入六年级时，同村的王顺纪、王崑山和王楚 
真同学也开始走通学。四个人结伴，路上有 
说有笑，不再觉得辛苦。王梓坤的点子多， 
大风大雨时，雨点斜着飞来，他让大家排成 
一行，头顶撑两把伞，冲着雨来的方向横打 
两把伞，雨就淋不到身上了。有一次，他们 
走公路回家，半路到旁边的小店休息，有几 
个士兵也在休息。王梓坤端起一只枪，对着 
^位同学的胸口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吓唬他 
玩，不料那士兵说，“枪里上了子弹”，王梓 
坤吓得直冒冷汗，万幸没有扣动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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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家的后墙外是一条公路，有#次 
日本鬼子的飞机追击一辆汽车，把它炸翻了。 
车是运货商高三元的，他与王梓坤的父亲相 
识，便到王家来借住，并给了一个银元做见 
面礼。王梓坤用银元请他三个走通学的朋友 
各吃了_碗米粉，剩下的钱买了松紧带，沿 
路拉着带子飞跑，四个孩子兴高采烈。不料 
母亲得知后特别生气，罚王梓坤跪了很长时 
间，然后一顿痛打。这个节目上演了好多天， 
母亲一想起来就生气，就打他。在一次挨打 
时，嫂嫂从旁提 醒道： “还不快跑。”这次事 
件给了王梓坤终生的教训，母亲的脾气是暴 
躁些，可是家中异常贫困，确实不应该浪费 
这一个银元。母亲虽不识字，但人很精明， 
她常说 :“吃 不穷，用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 
脾气好时，母亲对王梓坤也很和蔼，冬天她 
在屋后做鞋，儿子坐在她脚前晒太阳，舒适 
而温馨。她对大儿媳也好，两人关系和谐， 
从不吵架。 

高小每天都有朝会，由老师轮流训话。 
有一天的朝会上，刘郁文老师 说：“ 我们学 
校已经规定不许喊同学的浑名（外号），现 
在又有人喊，而且还写在纸上。”原来是王 
梓坤跟^个长得胖胖的同学开玩笑，写了“胖 
冬瓜”三字放在他的课桌上。刘老师不由分 


说把王梓坤叫上来，让他伸出左手，用竹板 
狠狠地打了十几下，打得手肿。这是他求学 
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因而印象深刻。 

那时母亲烧饭、织布、养牛、喂鸡，主 
持家务，田里的壮劳力是他的哥哥，要干犁 
地挑粪等等最重的体力活，其它杂活儿力气 
活儿全归了嫂嫂。每隔二十来天，家里需要 
碾谷成米，都是嫂嫂推磨，辛苦 异常； 天不 
下雨，需要到田里车水，嫂嫂也是主力。王 
梓坤下了学跟去帮忙，边车水边读书，水板 
时常打脚。年长他十五岁的嫂嫂看着他，从 
不做声。这个贤良宽厚的农家女子，愿意承 
担更多的劳动，成全聪慧的弟弟读书。平日 
家中没有一分钱，每当要买油盐或遇到非用 
钱不可的事情，王梓坤就跟着嫂嫂挑谷到固 
江镇去卖，再打油回来，王梓坤还小，只能 
挑二、三十斤，主要的分量都在嫂嫂肩上。 

王梓坤的学习成绩始终遥遥领先。有 
一次吉安县的高小为了检查教学质量进行统 
考，王梓坤在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20分的 
题目，他得满分，语文也是全县最高分。这 
件事在县里传开了，固安镇和枫墅村的人们 
都把王梓坤当作神童，使得他的启蒙老师王 
少诚颇为自豪。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 
他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勤奋，他的成绩是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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